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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

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这是文

本中集中阐释“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经典

论断。该论断出自文本第六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批判神圣家族“精神领袖”布鲁诺颠倒“精神”与“群

众”的关系、否定“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

无限夸大“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中提出的。

《神圣家族》开篇序言第一句就这样写道：“在德

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

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1]7德国古典哲学既不关注

现实世界，又不重视物质利益的两种特质相伴相生，

在精神领域里建构世界、批判一切是其一贯传统。

当法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拿起笔和剑与封建

王权、私有财产、道德异化进行战斗时，德国资产阶

级却躲在思辨王国中“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

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1]48。鉴于此，马克思、

恩格斯提出写作《神圣家族》的目的就是“帮助广大

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1]7。这种思辨哲学是在

黑格尔哲学中完成建构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世界

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呈现史，绝对精神是一种超验

存在。黑格尔历史观规定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的、

奥秘的”历史观本质。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经验

的、明显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108，

其中必然不会寻找到有关“利益”的思考。

以布鲁诺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哲学

的继承者，他们仅仅抓住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这

个方面，并把它夸大成滑稽的漫画效果。马克思、恩

格斯一语道破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以漫画的形

式再现出来的思辨”[1]7。因为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

在思辨领域的抽象演绎，所以其行动也仅仅“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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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

的想象中”[1]109。布鲁诺提出这个行动就是“纯粹的

批判”，他又把自己和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

物”[1]108规定为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把群众选择为

“纯粹的批判”的重点对象。在他看来，限制自我意

识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不具备自我意识的群众。更荒

谬的是，他所理解的群众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

种体现为“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凝固不动的

本质”的概念。群众在他心中“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

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

人格化”[1]107。因而他的理论主张只是想“使群众摆

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1]12，也就是想使群众放弃物

质变革而趋向纯粹精神，自然不会关注群众的现实

利益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洞悉以布鲁诺为首的神圣家族

“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

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1]182。

特别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面对关于书报

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限制、《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

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

题，“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

事”[2]588。马克思愈发意识到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

支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随着马克思、

恩格斯接触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日益增多，他们清

楚地发现这种看似革命的思辨哲学在现实问题面前

的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1]192。因此，

他们转向了从社会物质利益及物质利益关系出发理

解、诠释和改变现实世界的致思路向。

一、经典论断中“思想”与“利益”概念的内涵

阐释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经常探讨的两

个重要概念，“思想”与“利益”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往

往指代不同含义，并且其本身也呈现出多重内涵。

只有返回“思想”与“利益”提出的原初语境，才能准

确把握两者的本质规定及相互关系。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之“思想”。《神圣家

族》的写作目的是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

哲学。显然，这种“思想”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

识”本质迥异，不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

物”[1]108的“思想”；不是“在想象中独立于世界之外”

“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1]49的

“思想”；不是来自“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证明和演

绎”[1]26，走向“思辨的循环”[1]182的“思想”；不是通过

“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

物”[1]75，又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

一实物”[1]75的“思想”；也不是把“改造社会的事业被

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109的“思想”。那

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可以从五个主要方面探析

“思想”的本质内涵。

一是“思想”的主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

‘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群众”是“思想”的主体，

“思想”不仅是由“群众”创造的，也是依靠“群众”实

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批判

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

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

愧。”[1]22“群众”不是“精神空虚”的思想对立物，而是

社会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影响

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是“思想”的创生基础。“正像批判的批判……

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191与抽离于社会现实生

活、悬空在“天上的云雾中”并犹如“儿子生父亲”的

思辨哲学相悖，这种“思想”的生发建立在“尘世的

粗糙的物质生产”基础上，是对“历史和实践”的客

观反映。

三是“思想”的生发逻辑。既然这种“思想”建立

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基础上，那么其逻辑起

点就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逻辑中项是对

“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形成“在意识形态上的反

射和回声的发展”[3]30，这种“思想”既要对现实生活做

出真实的理论回应，又要不断超越现实的发展进路

并提供指向未来的理论建构。逻辑归宿是产生“物

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3]30，这种“思想”的根本任

务是要转化为指导“群众”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的理性

认同、精神自觉和行为追求。

四是“思想”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这种“思想”

承担着摧毁旧世界秩序、建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使

命。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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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社会小组”努力下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经过

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1]152。因而

这种“思想”应当反映为了摧毁旧世界秩序、建构新

世界秩序，在革命立场、革命理想、革命方向、革命路

线等方面形成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思想”

代表了开展革命活动所依据的“主导原则”。“只有对

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所以他们

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

的。”[1]103这层含义强调的是动员、凝聚和组织“实践

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主导原则”。革命历史活动

不是“纯粹观念的斗争”，而是由“行动着的群众”在

现实中展开的“感性的斗争”。 [1]104-105光具备摧毁旧

世界秩序、建构新世界秩序的革命理论只能保证群

众“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1]105。只有同时具备动员、

凝聚和组织群众运用这套理论创生“实践力量”的

“思想”，才能把革命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帮

助群众在现实中“站起来”。

五是“思想”的实现形式。“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

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

人。”[1]152思想的实现终究是一个实践课题。思想作

为意识领域内的产物，如果不依靠“群众”的“实践力

量”，就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只有借助“群众”的“实践力量”，这种“思想”的观念

追求和价值主张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和物质性，才有

可能成为指导“群众”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的理性认

同、精神自觉和行为追求。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之“利益”。“利益”问

题是《神圣家族》一文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经典论断

提出的前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埃德加尔曲解

和攻击蒲鲁东著作的部分，已经明确强调他们主张

的“利益”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

的、人为的利益”[1]51。通过对后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

总结出这种“利益”也不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

出人物”[1]108的“特殊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

史的利益”[1]51。总体来看，这种“利益”主要呈现出群

众性、现实性、历史性三重本质向度。

一是群众性的本质向度。因为“历史上的活动

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所以“利

益”的主体也应是“群众”。在这里，“群众”不是

指“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

众”[1]103-104，而是指“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

众”[1]104。“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

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04只有代表绝大

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唤起广大群众的持久革命热

情和强大“实践力量”。

二是现实性的本质向度。这种“利益”必须能够

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因为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遭受的“自我异化”是以“物质的异化”为表现的“外

在的方式”，所以群众既不会把它们仅仅看作“观念

的幻影”，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

动”[1]104来消灭它们，而是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

式”同这些后果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创生出彻底革

命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才能帮助群众打碎

“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1]105。

三是历史性的本质向度。“现实性”要求“客观

性”。在“现实性”中追求和获得“利益”，实质是要实

现“利益”的客观规定性。只有实现这种客观规定

性，“利益”才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但是，这种

客观规定性不是在臆想中实现的，而是在历史中生

成的。所有现实必然皆是历史必然。正如马克思、

恩格斯批判布鲁诺及其门徒“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

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

展”[1]13那样，如果“抛开历史的进程”来抽象、孤立地

理解“利益”，就无法真正把握“利益”的本质属性，当

然也无法充分理解和真切促进“利益”的人民性和现

实性。群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利益诉求要受到当时

社会物质生产总体水平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呈现出

时代性、发展性和差异性。因而，不能在不同历史阶

段都用相同“利益”标准来考察社会生活发展的物质

水平与精神状况，而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利益

问题，把群众的利益诉求理解为他们的“现实性”在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具体来看，这种“利益”主要体现五方面本质

内涵。

一是“此岸世界”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在

“彼岸世界”，而在“此岸世界”；[4]2不在“思辨的天

国”，而在“人类贫困的深渊”；[1]49不在“纯粹的幻

想”[1]179中，而在“实实在在的实践”[1]194中。相对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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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用来麻痹理性、引诱精神成

瘾的“人民的鸦片”与“虚幻的花朵”，它在社会生活

领域要求群众“尘世的享乐”和“现实的幸福”。

二是“物质生产”的利益。“物质生产”是“此岸世

界”，即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中起基础决定性作用

的根基。现代国家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国家政

治生活、文化生活、伦理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整体进

程。尤其在大工业时代，“商业和工业”支撑起了资

产阶级社会运行的整体架构，它们代表了“资产阶

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1]158。在资产阶级的

所有利益诉求中，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

关系是隐藏在“含情脉脉面纱”和“自由竞争”背后的

主导性因素。

三是“合理需要”的利益。“人们为了能够‘创造

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

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31诸如“衣、食、住以及其

他东西”的“合理需要”是维系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首

要前提，如果没有满足“合理需要”的利益诉求，人们

就不会产生生产实践的行为动机。物质需要和精神

需要是人们最基本的“合理需要”，其中占主导地位

的是物质需要。人的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精神不

能超脱肉体独立自存。所以，追求满足肉体生长的

物质利益是人们的首要本能。只有满足群众“合理

需要”的物质利益，才能保证群众开展其他社会实践

活动和精神文化创造。

四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3]5，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

的真正天性，这种天性力量的发展程度也要以整个

社会的力量为判断标准。“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

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质力

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1]52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

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已经融合为一个相互规定和

相互制约的“利益整体”，这个“利益整体”是社会成

员个人利益的集中体现。

五是“社会个体”的利益。“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

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

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3]37社会物质生产发展

中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逐渐独立化，使得“社会整

体”的利益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整体”

中“各个人”的利益体现出层次性、多样性和矛盾

性。承认“社会整体”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忽

视“社会个体”的利益。只有在关注和尊重“社会个

体”利益的前提下，支持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

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人”的“实践力量”，从而

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

二、经典论断中“利益”之于“思想”的决定性

深入解读文本可以发现，“思想”与“利益”呈现

出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一旦离开‘利

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因而“思想”不能离

开“利益”。从“利益”之于“思想”的作用来看，“利

益”是“思想”得以确立的根基，是“思想”连接“群众”

的纽带，也是“思想”激发“实践力量”的动因，对“思

想”起到了决定作用。

首先，“利益”是“思想”得以确立的根基。“尘世

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马克思、

恩格斯在分析法国革命时已经发现，在现实的国家

生活中，政治国家违背普遍理性、法律力图保护的人

权走向反面、市民社会充斥着自我异化，所有这一切

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

作用的物质利益受到了抑制。后来他们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指出：“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

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

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

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3]213“利益”是“思

想”创生和发展的生命根基和动力源泉。如果洞察

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1]158，也就

把握到了“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因为在社会发

展中，以谋求“物质利益”的物质生产奠定了整个社

会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思想”只有确立在

与谋求物质利益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关系之上才能

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

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18-119物质生产实践是社

会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要而参与历史活动的

基本方式。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是在社会物质生

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根据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

变革而不断发展。“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

罗万象的王国。”[1]88一种思想只有从历史运动中考

察并通晓某一历史时期“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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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关系”“自然科学和工业”“工业和生活本身的

直接的生产方式”[1]191，才能获得对这一历史时期社

会现实的正确认识。一切纷繁庞杂的“不同财产形

式”和“社会生存条件”，又集中体现为这一历史时期

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及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如

果“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漂浮在“天上的云雾

中”，失去生命根基。

其次，“利益”是“思想”连接“群众”的纽带。“正

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

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

来。”[1]154同样，“思想”只有通过“利益”才能把广大群

众的“精神力量”和“实践力量”凝聚起来。马克思、

恩格斯在揭露布鲁诺提出“由确认利己主义……来

抑制利己主义”[1]153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时提到，“民

族利己主义”是一种“普遍国家秩序的自发的利己主

义”[1]153，同“封建等级利己主义”相对立。想要“最大

限度地确认普遍国家秩序”[1]153，就要利用“民族利己

主义”的“最高存在形式”使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共同

的利益广泛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普遍

国家秩序应当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联合起

来。”[1]153因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不是“没有需

要”和“自我满足”的原子。“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

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

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

的癖好的需要。”[1]154社会成员的个人需要是产生社

会共同利益的基本构成因素。市民社会中，各个人

为了满足关切自身生存的需要，都必须建立“相互成

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1]154的利益关

系。布鲁诺由于不了解“社会整体”利益是维系普遍

国家秩序的本质关系，所以只能从“自由、正义、美

德”的抽象范畴中寻找构建市民社会的生活准则，因

而他也不能看清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惨遭失败的

关键原因在于“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

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1]156。一种思想只有把市民社

会成员普遍联合起来，才能够广泛宣传其所表达的

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才能够切实发挥思

想整合、精神鼓舞和价值引领的社会效应。“历史活

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

队伍的扩大。”[1]104“思想”为了连接群众，必须能够代

表广大群众共同的“事业和利益”。

最后，“利益”是“思想”激发“实践力量”的动

因。从深层根源看，任何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利

益诉求驱动下展开的。“利益”是“思想”激发“实践力

量”的首要驱动力。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

已经深刻意识到“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

利益有关”[5]187。对利益的追求推动着人类历史发展

和文明进步。在关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触动

下，人们能够形成围绕一定利益的意图愿望，继而产

生追求相应利益目标的行为动机，当行为动机达到

一定强度，并且存在满足利益需要的对象时，则会展

开追求利益目标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

所说的那样：“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

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

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103“思

想”只有切中关涉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实际利益，才

能够在群众中激发持久的革命热情和创生强大的

“实践力量”。然而，把群众作为自己对立面的思辨

哲学家们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在历史活

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

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

些东西里面’的‘观念’。”[1]104所以，他们企图通过

“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109把“世界从贫困中解

救出来”[1]13，活动的完成既不依靠实践力量，也不关

涉物质利益。但是沉重的现实枷锁已经使工人“非

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

别”[1]66，所以必须通过“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才能

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甚

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

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1]121决定和

促进“思想”实现的不是“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

思辨运动，而是围绕“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

益”[1]51展开的实践活动。

在此意义上，通过分析文本，可以总结出三种

“思想”离开“利益”的“出丑”表现：一是在“思想”脱

离“利益”的根基时，拿破仑的出丑表现。拿破仑虽

然意识到“利益”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并“决定承认和

保护这一基础”[1]157，但是他“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

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

·· 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思想政治教育 2020.8

志的下属”[1]157，所以他不可能真正承认和保护“私人

利益的自由运动”。只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与他

的政治目的发生冲突，他便毫不犹豫地牺牲资产阶

级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拿破仑的这种做法将

他精心缔造的庞大帝国最终引向覆灭。二是在“思

想”切断“利益”连接“群众”的纽带时，罗伯斯比尔和

圣茹斯特的出丑表现。他们面对“工业的、笼罩着普

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

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

会”[1]156，仅仅以抽象的人权形式象征性地承认和批

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然而“又想在事后通过单

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

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1]156，

导致切断了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联，从而被资产阶

级无情送上断头台。三是在“思想”失去“利益”激发

“实践力量”的动因时，以布鲁诺为首的神圣家族的

出丑表现。他们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

维’中”[1]66，所以他们教导工人只要在思想中消除一

切束缚工人成其为人的概念和范畴，工人就能“真正

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1]67。当他们“踌躇满志

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

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1]195时，“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

兴趣了”[1]182。他们以为导致自己思想“出丑”的原因

在于群众的“精神空虚”和“愚蠢无知”，殊不知只是

因为他们“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与群众追求切身

利益的实践活动背道而驰。

三、经典论断中“思想”之于“利益”的能动性

在“思想”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思想’

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同样，

“利益”一旦离开“思想”，也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从“思想”之于“利益”的作用来看，“思想”能够切中

“利益”的本质，能够唤起“利益”的追求，能够引领

“利益”的实现，对“利益”起到了能动作用。

其一，“思想”能够切中“利益”的本质。《神圣家

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埃德加尔把哲学定义

为“超实际的”错误观点时写道：“因为哲学过去并没

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

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

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

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 in abstracto(抽象形式的)实
践”[1]49。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批判的哲学是以黑格

尔哲学为代表的“旧思辨哲学”，意在强调哲学本身

是源自现实世界的，并能够对现实世界“使用真正的

鉴别力”和“做出真正的判决”，进而“实际地干预事

物的进程”。[1]49由此可见，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是哲

学对于现实世界的重要能动作用。黑格尔曾说过：

“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6]12他虽然准确地揭示

了哲学的时代性，认识到哲学对于时代的理论功

能，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时代的本质向度中去理解

和把握时代，而是“形而上学地”把现实存在进行改

装，所以他得到的理论只能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

抽象的表现”[1]49，并不能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与

此相反，马克思在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

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220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

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

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220。因而，

“真正的哲学”[5]220要求“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

贫困的深渊”[1]49，“力求成为现实”[4]11，并且诉诸实

践，才能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对现实世界产生积

极的能动作用。“利益”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实

在，其本质遮蔽在纷繁庞杂的“不同财产形式”“社

会生存条件”以及关于“理想的利益、圣物、幻觉”之

中。回顾以往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利益”，“当它

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

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

类的利益混淆起来”[1]103。资产阶级以此利用群众

追求其特殊利益，当其特殊利益一旦实现就会马上

抛弃群众。群众只有充分发挥哲学，也即“思想”的

“真正的鉴别力”并“做出真正的判决”，才能准确把

握自身“利益”的本质，清醒认知“法律、道德、宗教

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

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4]411，进而不再被资产

阶级利用为追求其特殊利益的工具，而是围绕自身

“利益”展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其二，“思想”能够唤起“利益”的追求。虽然“历

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18-119，

群众作为“有实践力量的人”，能够使用“实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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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追求“利益”的历史活动，但是群众并不必然就

能够自觉到追求“利益”的“理论需要”和“实践需

要”。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下，群众或者禁锢于

“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4]2，或者遭受着“非神圣形象

的自我异化”[4]2，致使群众要么认为追求“利益”是

“罪孽深重”的，要么不清楚自身具有追求“利益”的

“实践力量”，群众对“利益”的追求需要“思想”的唤

醒和激发。一方面，要通过“彻底的理论”揭露和批

判“神圣形象”与“非神圣形象”的“伪善观念”和“抽

象道德”，帮助群众认识到追求“利益”是现实生活的

“合理需要”和“正当权利”。因而，“思想”必须把群

众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既

要“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使人“采摘新鲜的

花朵”；更要“扔掉没有慰藉的锁链”，使人“作为不抱

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

现实”[4]2。另一方面，要使用“思想的闪电”“彻底击

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4]16，激活群众自身蕴藏的

追求利益需要的强大“实践力量”。因为在资产阶级

的抽象统治下，群众虽拥有“实践力量”，但未必能够

意识到使用“实践力量”来追求“利益”。群众“不是

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

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

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

竟什么是无产阶级”[1]45。因此，“思想”必须唤醒群众

的阶级意识，引导群众看清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伪

善面目，教育群众明确追求“利益”的现实必要、实际

可能和美好图景，从而激发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强大

“实践力量”。

其三，“思想”能够引领“利益”的实现。“理论在

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

家的需要的程度。”[4]11“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条件。

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思想”不仅能够满

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能够引领现实运动的

前进方向，实现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的真正统一。

因为“思想”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客观阐

释，更是对现实生活的凝练抽象与反思升华。“光是

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

向思想。”[4]11失去“利益”支撑的“思想”是无内容的空

疏浅薄，失去“思想”引领的“利益”又是无理性的自

发盲从。“利益”的真正实现必须要靠“思想”的理论

指导和精神凝聚。一方面，“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

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

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尽管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科学理论

的有效指导是人们创生“物质力量”的精神源泉，“精

神力量”能够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样，

“利益”不会自动获得实现，“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

“物质力量”。群众只有掌握理论，自觉通过实践把

科学理论变成“物质力量”，才能促进自身利益需要

的实现。“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

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16为

了避免“利益”沦为“乌托邦式的梦想”，群众必须学

会掌握和运用“思想”作为追求“利益”的“精神武

器”。另一方面，“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

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

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52。这又突出强调了以

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

义。在广泛社会关系下，“社会个体”的利益和“社会

整体”的利益呈现出相互支撑、彼此建构的辩证统一

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价值追求在于“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思

想”需要引导群众认识到实现“社会整体”的利益要

以“社会个体”的利益为前提，实现“社会个体”的利

益又必须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为基础。

“思想”与“利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

畴，对“思想”与“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是直

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以何种立场开展理论研究和实

践运用的前提性基础命题。通过围绕《神圣家族》中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

这一经典论断对“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进行

的深入分析，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历史唯物主

义立场获得这样一种理论启示。一方面，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研究要防止“思想”脱离“利益”的抽象性。

经典论断已经深刻揭示了“利益”是“思想”得以确立

的根基、连接“群众”的纽带、激发“实践力量”的动

因，对“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研究必须获得具有生活意涵的现实前提。任何

科学真理都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如果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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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理论研究不是源自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需

要，不能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实际问题给予深切回应

和有效解决，那么“思想”就会漂浮在“天上的云雾

中”，陷入主观臆想而失去现实价值。另一方面，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避免“利益”空乏“思想”的庸

俗性。“利益”是需要“思想”来切中本质、唤醒追求和

引领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须充分发挥

“思想”之于“利益”的积极能动作用，把“思想”蕴含

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

内心信仰、价值原则和道德操守。如果思想政治教

育理论研究不能从社会生活领域升华出关照现实、

内含真理、指向崇高的“思想”，进而再用其武装头

脑、激励精神、凝聚力量，那么“利益”也会陷入经验

具体而失去灵魂方向。

从“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实践运用

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增强“思想”观照

“利益”的现实性，又要提升“利益”趋向“思想”的自

觉性。

一是应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那样：“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

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7]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反映着当今时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

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铸魂固本、凝心聚力上的奋斗目标。思想

政治教育应通过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紧紧围绕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完善群众物质

生活、创造每个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以此铸就信

仰、笃定信念、强化信心，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

二是应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铸魂育人、武装群众，推进“理论掌握群众”“变

成物质力量”的理论转化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纲领

和行动指南。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脑、入心和化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

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和铸育中国

人民的思想灵魂与精神世界，铸魂固本、凝心聚力，

使科学理论转化创生出强大的中国力量。

三是应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政

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人、关照

人、服务人。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

者，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学科建

设、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思想政

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服务

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

素质结合起来。

四是应坚持规律性、把握时代性、富于时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

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和水平，运用理论思维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

确把握铸魂育人的本质规律，深入洞悉铸魂育人的

现实状况、时代境遇及未来趋势，科学对待和有效解

决人民的思想灵魂成长发展问题，努力做到因事而

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破解时代之问、回应现实关

切，切实加强针对性、增强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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